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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姓名：汤道全
年龄：64岁
事迹：包产到户时任醴陵市茶山镇大西垅村仓下组生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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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破土屋，漏风墙，两块板子就当床，十家九户都缺粮。”回忆
起 40 多年前的农村大集体时期，今年 64 岁的汤道全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那是逼出来的！”
当时，刚从部队退伍回乡的汤道全，担任大西陇村仓下组生

产队队长。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由队里统一年终分红……汤道
全说，大集体的最大弊端，是生产效率太低。

“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有一个人偷懒，大家就普
遍磨洋工。”

同时，由于政策不允许，就算是家里有富余劳动力，农闲时也
不许搞副业，“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与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僵化的大集体制度下，仓下组村
民们饭都吃不饱，几乎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吃不上米饭，只能靠高
粱、红薯等杂粮填饱肚子。

“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大西陇村村民文渐育说。

当年直接包产到户怕犯错误
汤道全就先“包产到组”

记者：您觉得包产到户最大的好
处是什么？

汤道全：激发了奋斗的动力。以
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包产到户是多
劳多得。以前是必须服从统一安排，
多养一只鸡都不行，有想法也没办法
实践，包产到户后可以想种什么种什
么，如果不想种地，还可以出去打工，
做生意。每个人的能力都可以得到充
分的发挥。

包产到户，让农民吃上了饱饭，但当
年的“分”带来的改革效应，随着时代的变
迁，在逐步弱化。

2009年，汤道全成立了醴陵市农丰现
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村民手上流转土
地，实行了规模化，从事粮食标准化种植
和养殖生产。

“我种了一辈子地，看到村里的年轻
人现在都出去务工，很多地都荒废了，舍
不得。”汤道全说，自己做生意，在外面跑
得多，认定搞规模化种植会有前途。

现在，从长沙岭，沿313省道，到醴陵
市茶山镇大西垅村，整整连绵好几公里，
涉及三个行政村2000多亩水田，都是汤道
全的产业，去年收入达四五十万元。

因实行了机耕→机育（秧）→机插→
机防→机收→机运→机烘的水稻全程机
械化作业，这里还被列为农业部（醴陵）水
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区。汤道全也被
评为湖南省先进种粮大户，他的公司获得
了优秀现代农机合作社等荣誉。

2016 年，汤道全在上海打工 10 多年
的儿子汤理，选择回到乡村，跟随父亲种
田。“改革开放前40年，老一辈农村人从吃
不饱奔向了小康，接下来，轮到我们为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了。”汤理说。

1980年，大西垅村开始实施包
产到户。

“当时生产队开会，征求大家
意见，几乎是一致赞成。”汤道全回
忆，为了尽快分包，一些队员甚至
主动提出，宁愿吃点亏，分到差一
点位置的二类水田也没关系。

“大集体时，队长吹哨上工，半
个小时人也聚不齐，一上午就干两
三个小时；包产到户后，男女老少
都在地里忙活。”汤道全记得，根本
不用喊，许多人天不亮就到地里拔
草施肥，有人甚至抱着‘你早我要
比你更早’的心态，相互间较着劲
拼命干。

分田到户后第二年，大西垅村
水稻亩产就由原来的 1000 斤攀升
到 1400 多斤。“一年都能吃上白米
饭了。”

汤道全说，土地承包到户后，
更重要的是赋予了队员们农业生
产的自主权。种什么作物，选择什
么品种，种多少，怎么种，这些都由
自己说了算。农闲的时候，还可以
出去打打零工，很快，一批肯吃苦，
脑子活的农民，就率先富了起来。

1980 年，汤道全结婚时，一家
人住在一个几十平的小土屋里，
300块钱聘礼都拿不出。分田到户
后，汤道全在伺候好自家田地之
外，还在长沙岭做起了小生意，到
1983年，家里就盖了新房。

1978 年 11 月的
一天，24岁的汤道全
蹲在田头，苦苦琢磨
着如何才能让全队
队员不挨饿熬过这
个冬天。

其时，汤道全是
醴陵市茶山镇大西
垅村仓下组生产队
队长。

其时，远隔千里
的安徽凤阳县小岗
村 18 户人家聚拢在
一起，决定豁出命来
也要搞包产到户！

“醴陵当时也有
私下搞包产到户的，
都 被‘ 要 求 政 治 正
确’的上级严厉叫停
了。”汤道全回忆，改
革的春风，两年后才
吹到醴陵，吹到大西
垅村的。

大集体时代：
靠五谷杂粮填饱肚子

穷则思变。1978年，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施包产到户，拉开
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当时，湖南地区深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领导干部对包产
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意见不一。1979年，醴陵有10个生产队
暗中搞包产到户，被上级要求坚决纠正。

“看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又担心犯政治错误。”汤道全介绍，
在和队员们一起商量后，他想了一个办法：先不搞包产到户，先搞
包产到组。

“把仓下组生产队拆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几户人，
实行小组包干。”汤道全说，这样既不违反政策，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小组队员的积极性。

“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汤道全说，实
践证明，相比几十户捆在一起的大集体，小组包干后，大家的干劲
都有所提高。

冒险探索：
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

包产到户：
宁愿吃点亏分到二类田
也要实行包产到户

土地流转：
从合到分再到合
土地流转带动乡村振兴

包产到户的政策背景

包产到户，最初叫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十八个农户最先开始实行的。作为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包产到户突
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
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
出与收入挂钩，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
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可以将
多余的粮食出售，形成了自由市场，农
民手上的现金大增，农村经济大为好
转。在1978年至1985年间，粮食的增
幅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农村出现
了一番新景象。

（记者 周蒿）

▲汤道全（右）和儿子汤理在合作社粮仓合影 记者 周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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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已成为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而孩子近视后，家长普遍不想让孩子马上戴
眼镜，于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尝试各种所谓的视力康复“治疗”。这些所谓的视力康复“治疗”可信不可信？孩子
视力“好转”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走访。

儿童近视治疗市场乱象：
有患者训练后度数反而变高

一些方法违背近视防控原则

那么，通过训练真的可以让使用者感到
“不戴眼镜时视物变清晰”吗?

杭州艾凯眼科主治医师罗荃给出的答案
是肯定的，方法是通过训练使得相同近视度
数的人测出了不同的视力，其原理则是来自
于“大脑的模糊适应现象”。

“我们的视网膜在焦点处成像是最清晰
的，但在这个焦点前面和后面的一小段距离
里，成像也是相对清晰的。如果视网膜能接
收到这段焦深范围内的光线，大脑也会识别
为清晰。”作为有着众多读者的自媒体“罗荃

聊眼睛”的作者，曾对近视康复进行过专
门研究的罗荃向记者分析说，大脑对不清
晰是有一定容忍范围的，只有超过了这
个范围，我们才会感觉到不清晰，“这就
是视力训练有效果的原理，它起作用
的地方根本不是眼睛，而是大脑”。

罗荃进一步解释说，大脑不断
地适应模糊的视觉后，这段可容忍
范围扩大，原本大脑认为不清晰的
东西也会变得清晰，于是视力就提
高了。只是，这一切适应都要建立在

模糊的前提下。
“一旦戴上合适的眼镜，视觉突然

变清晰了，聪明的大脑一定会选择最
清晰的范围看，把原来能容忍的那些
模糊影像全部抛弃掉。所以，这样的
机构一定不会让患者佩戴合适度数

的眼镜，否则他们也就一秒破功了。”
罗荃说，为此他们也摸索出了最有效

的说辞，那就是——戴了眼镜就摘不下来
了，恰好击中了很多人内心的想法。

对于目前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视力康复机
构，据罗荃介绍，一些所谓的视力康复机构由
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采用的方法五花八
门。

“其中很多训练方法需要高强度用眼，与
减少眼睛疲劳的近视防控原则背道而驰。许
多患者训练后视力好像变好了，但近视度数
比原来还高。慢慢地，近视加深到一定程度，
超过了大脑能容忍的范围，就再也看不清了，
视力就会断崖式下降。”罗荃说，而相反，针

对弱视、视功能障碍等患者开展的视觉训
练，有一系列规范的方法。这类训练也

有可能提升视力，但绝不会拿“降低度
数”作幌子。 （据新华网)

治疗方法产品五花八门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注意到，儿童近视治疗市
场还出现了苗医、中医针灸等治疗视力的方法，此类
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招加盟商。

然而，在加盟过程中，这些机构对加盟者几乎没
有医学背景上的要求，也没有相关的医师资格的门
槛和培训。当被问到安全问题时，招揽加盟商的相
关机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不动刀，不接触孩子的
眼睛，只是教给孩子方法，没有风险。”

在考察过程中，车影发现，除了不动刀以外，视
力恢复中心的治疗方法五花八门。比如，依靠仪器
的治疗机构推出的产品包括角膜塑型仪、降度镜、护
眼按摩仪等。

至于治疗方法，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也说得云
山雾罩。

在一家自称通过物理方法恢复视力的视力康复
机构，其工作人员对车影解释:眼镜度数和视力是两
回事，度数是永远不会恢复的，但视力可以恢复。“按
照工作人员的说法，经过治疗，孩子的度数不会降下
来，但是就算近视200度的孩子也不用戴眼镜，只是
需要调节眼睛的恢复能力。”车影说。

培训老师代替专业医师

家长对孩子的近视问题尤为担心，而
这也给很多所谓的治疗近视的机构以商
机。

一个月前，北京市民车影的女儿被检
查出近视，因为担心眼镜片越戴越厚，车
影带着女儿走上了治疗近视之路。

不做手术一个月摘掉眼镜、百分百恢
复视力，某视力恢复中心的宣传标语吸引
了很多家长，其中也包括车影。

这家视力恢复中心位于河北，中心的
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其中心使用的是降度
镜，“我们这边一个店100多个孩子都是通
过这种方法恢复的”。在随后的交流中，
工作人员还向车影发送了治疗中心的视
频，画面中几个孩子戴着治疗仪器一字排
开，仅有一名未穿工作服的成人在一旁照
看，并没有看到医生。这让车影对这家视
力恢复中心的专业性产生了质疑。

“工作人员说医生会在周末来坐
诊，是石家庄和邢台的市级眼科医院
主任。”车影向记者回忆说，“工作
人员称，普通眼镜只会越戴度数越
高，而降度镜会越戴度数越低。
后来我再次问治疗全程是否有医
生陪同，对方只是说会有老师接
待和陪同”。

这样的回答还是不能消除
车影心中的疑虑。“视力恢复中心
的老师是治疗近视的主力军，老
师是哪里的老师？有哪些资质证
明？”在考察近视治疗机构过程中，
车影发现，几乎没有一家机构能够
明确对老师的专业性和医疗辅助
水平作出详细说明。

车影告诉记者，位于北京市西
三旗的一家视力恢复中心自称是全
国连锁，总部在沈阳，老师都是经过
总部培训的。面对车影关于“老师是
否有医师资质”这一问题，工作人员的回
复则是:“我们的老师都是经过培训的，我
们采用的是物理疗法，依靠按摩，不手
术。”

“不手术就不需要医师资格，这样的思
维在视力恢复治疗机构并不少见。这些机
构的培训老师是否应该具备专业医师资
格、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有科学认证，我
问了一圈下来也没有得到答案。”车影无
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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